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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村落是体现家园生息图景与艺术审美价值的物质文化载体，承延着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

的审美愿景；是孕育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精神、审美理想的文化“母体”，体现着生态伦理、家园图

景、艺术观照等精神价值图式的景观画卷。选取湖湘地区传统村落作为主要研究案例，揭示审美价值

的物化表征形式和文化表达路径，继而总结传统村落审美价值的共通性。研究发现：传统村落的审美

价值以满足生存居住为首要特性，以生命价值活力愿景、生产聚落家园形态、艺术审美观照为主要特

征，以农业手工艺文明、家园聚落共同意识与生息生态图景为鲜明特性。汲取传统村落审美价值，可

促进现代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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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和

美乡村的实质就是实现乡村业兴村强、民富人

和，绘就美丽宜居、稳定繁荣的美好生息图景。

传统村落的保护，就是建设和美乡村的一个重要

方面。 
传统村落是浓缩了文化历史与浓厚生命意

识的存在，是内化了人类审美思维、艺术哲学观

的审美存在的“景观体”。遗憾的是，随着乡村

变革与时代变迁，它们正在快速消失。庆幸的是，

从 2012 年开始，先后已有 8 155 个传统村落入选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传统村落重点保护

及与之相关的研究工作正在展开，这对保护传统

村落审美价值及生息图景，促进现代和美乡村建

设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传统村落生息

图景的审美观照及艺术体现、朴拙顽强的生命意

识及审美特性、民族“文化母本”观的审美表达、

家国图景的精神根基等方面阐述其审美价值，以

就教于方家。 

 

一、生息图景的审美观照及艺术 
体现 

 
在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中，“物不是僵死的而

是有机的，不是机械的而是包蕴生命动能的”。

这种生命动能最本己地表现为物自身向形象开

显的内部机能，是主体人的感觉对物之形象的主

观映现[1](97)。传统村落作为具有空间形态、结构

状态的物质表征，其本质是生息图景、生命活力

的审美观照与生命图式的显现，集中体现在其整

体布局、景观构成、建筑构造、室内空间、装饰

艺术、生活图景等方面，是乡愁记忆、家园意识、

原乡情结一系列观念所构成的文化艺术原型和

艺术价值载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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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意斑驳的老建筑，民居中的缕缕炊烟，“耕读

兴家”的祖训族规，使古村落的“烟火气”得到滋

养，这不仅是过去乡村生活生产愿景的审美显现，

而且是现代语境下乡愁情感记忆所系的文化载

体，更是面向未来和美乡村建设、构建民族共同

体、体现家园情感及审美愿景的艺术遗产资源。 
(一) 艺术图景的审美形式 

传统村落生息图景是一个生动的审美生成

发展的生活图景，是体现艺术氛围及气场的艺术

在场，是判断是否遵循道的本源、是否遵循生态

系统、是否体现生命本身延绵发展特性、是否体

现和合审美观及审美伦理的价值场域，是审美价

值判断、审美艺术评估的镜像符号。 
传统村落建造之初时，大多既着眼满足基本

的居住条件，也注重审美的艺术表达和价值体

现。随着时间推移，儒道释等传统文化思想的兴

盛，逐渐为传统村落注入了深刻的文化印迹。《周

易》的“天人合一”，儒家“以和为美”“礼乐文

化”“尊序重礼”等思想对村落建造的选址布局、

建筑形态、构造技艺、装饰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无论是村落的选址，还是建筑群的布局，均始终

遵循“道的本源”和自然客观规律，充分利用自

然的禀赋优势，引导人们重视自然环境的协同

性，体现生命绵延的自然特性。如湖南省永州市

道县清塘镇楼田村，其遵循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

生态理想模式，因地制宜，以道山作为天然屏障，

呈山环水抱式布局。这种布局一方面体现了“山、

水、村、田”村落空间有机融合的“模山范水观”，

另一方面又实践着和谐的生态伦理观。这种和谐

的生态伦理旨在强调人与自然的一种“适度关

系”，两者最终是通向美学意义的，蕴含着独特

的美学价值。传统村落建筑形制设计强调和谐、

有序，以及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遵循地域材质、

工艺及文化特色，成为识别地域文化重要的艺术

图式语言。无论是南方适应地形的杆栏式吊脚

楼、具有防御作用的窨子屋、形态各异的客家围

屋，还是北方质朴敦厚的“穴居式”窑洞、“围

合式”四合院，均既反映中国古代营造的哲学思

想，又凝聚着世代匠人的工艺精华和民族特性的

审美样式。如浙江廿八都民居建筑受地理环境和

儒家文化的影响——“建筑性格归为传统内向型，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2](64)，其住宅形制与浙西

的其他地区，以及周边的皖南、赣东地区相似，

多为四合院形制，展现了较为相近的地域文化谱

系，风火墙、天井和私密的内部空间，无不体现

其建筑性格的围合感、内向性与艺术图式的聚

合、内敛。其中，天井作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图

式的“点睛”“留白”部分，深刻体现了中华经

典建筑营造智慧和审美价值。不仅有排水、采光、

通风等实际功能，而且在空间审美上虚实相生，

给人内聚、规约、外延、通透与敞亮的审美感受，

同时凝结“四水归堂”“藏风纳气”的审美意蕴，

是表征“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纳财聚气”等

民族审美观的思维图式。传统村落建筑艺术中的

装饰和雕刻，多以审美直观形式取象表意，以生

命情感、人文情怀、历史语义为艺术图景主题，

表达对生命活力的流露、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

家国英雄的敬仰等审美情感，是生存生息图景的

艺术话语体现。以湖湘传统村落中的民居建筑为

例，每一座民居都是家园文化“生息图景”的体

现，每一座老屋院落窗牖、梁柱或砖石上雕刻的

小花、纹饰图案或寓意文字，多是艺术审美愿景

的表达。“传统村落建筑形式一般结合地域特征

和选材，以杆栏式形式和砖、瓦、木为构成的建

筑文化，注重艺术装饰，即使一般的老百姓，只

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也注重以物寄情，表达意

识内涵。装饰的题材丰富，多反映丰收、喜庆、

吉祥的主题，形象生动活泼，审美情趣浪漫、自

然，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3] 
对传统村落的研究可让人们走进孕育农耕

文明及审美发生的“时空场景”，走进空间场域

中探寻景观形态发生、演变、存在的逻辑，感知

艺术观照的本体对象(村民)及其独特生命样式的

审美存在形式，探寻审美发生的缘起及生成机

制，探寻其文化空间的意义及场域精神的显现。 
(二) 生命愿景的审美观照与艺术生成 
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体现在艺术观照与生

命愿景的审美生成、艺术生发、哲学发生以及审

美本体论的多个审美维度。 
从审美生成的角度而言，我国传统村落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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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艺术生成的重要场所及审美经验生成的景观

形态，是人类审美意识、审美思维、审美体验综

合生产生活实践而生成的优秀文化成果。一方

面，村落景观形态是农耕社会人类社会发展到较

高水平的标志，是从文化文明的积累生发到文化

艺术的审美生成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渴求生

命、渴求安康、超越苦难，以彰显生命活力为核

心的审美生成是村落文化的重要体现。村落景观

是审美生成的艺术表征，体现村落居住功能、社

会功能及文化精神需求的生命关怀是审美创造

的内驱力，是生命主体存在的审美观照，是艺术

智慧、文化审美的体现。另一方面，村落景观及

其文化艺术是构建本真浪漫、生命活力、心灵诗

意、审美伦理的时空场所与历史文化空间，是饱

含乡愁、乡恋，安顿人类心灵、安放灵魂，承接

现代文化艺术与审美生活的珍贵的文化艺术资

源。审美生成是自然审美、艺术想象、艺术超越、

艺术生活基础上的艺术思维方式与生产实践的

产物，是探寻审美形式、色彩表现、艺术精神、

艺术愉悦等生发状态及形成规律的过程，是探寻

移情体验机制、语言符号表征、审美伦理与审美

教化等艺术本质活动的规律。村落景观审美生成

的哲学基础，可追溯到师法自然、气韵生动、存

厚率真等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观，追溯到中国传

统文化儒、道、释等诸子百家学说，及《易经》

《道德经》等所阐释的生生不息、顺其自然、阴

阳互抱、天人合一的宇宙生成观。 
从艺术生发的角度而言，传统村落是民族艺

术审美、文化艺术生成的“母体”，是一个内化

人类艺术审美思维、体现民族审美观照生成过

程、孕育生成民族艺术的“文化母本”。“生成”

是人类特有的思维过程与创造方法，即“生成”

是包括人类村落审美活动在内的最本质的思维

方法、创造方法。生成是变化的、运动的，其原

初的生成状态是混沌的、无尽止、无固定形的。

生成对人类来说是生命活力、生命流淌、意识发

生、活力产生的内生动力与运动状态的过程表

征，是推动人类艺术审美发生的思维方式。由此

可见，传统村落不仅是人类在生存过程中重要的

人类聚落形态的历史文化空间与物理形态空间，

更是内化人类艺术审美思维的社会文化观照，是

探索人类“此在”生命存在意义及自强不息、图

存求真等审美文化表征的精神家园，是体现人类

艺术与科技、艺术哲学与设计智慧融合共生的文

化图景，同时是互文诠释村落“文化母本”“栖

居艺术”“乡愁文化”等超表征的景观空间。 
从哲学发生的角度而言，传统村落是人们源

于天地自然而生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认识观、实践观的体现，是对天地宇

宙而生成的存在世界的思维观念和实践映射的

文化表征，是我国先民彼时“此在”意义的思维

认识与生存观念的体现。审美是哲学观的一种重

要形式，既具有主观性、先验性、原型性的思维

特性，也具有历时性、共时性、“此在性”(反应

当时生命状态的在场性)的生成特性，同时具有科

学性、逻辑性、构成性等结构特性，是一种重要

的思维认知与创造活动。主观性、先验性、原型

性是人类作为主体者对客观世界能动、先验的反

映，以具有原型性的神话鬼怪、故事传说、歌谣

寓言的内容生成为标志，以宗教信仰、祖先崇拜、

节庆礼俗的文化活动为表征，以诸如“天人合一”

“阴阳相生”的思维观念为特性。历时性、共时

性、此在性主要以人性、灵性、灵魂、本真性、

存在的审美生成为标志，以真、善、仁、义、礼、

智、信为“性本论”母题与审美内涵。在传统村

落中，生命活力是审美生成的主要特性，伦理教

化是村落审美价值的重要特征，表现出“师法自

然”“存厚率真”“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等朴素的审美伦理，并以此连

接古今、共时共生，以体验“此在”来构建生命

存在的意义。不同于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传

统村落景观的审美是建立在功能居住、场所精神

基础上的文化空间形态。先验性、通感性、原型

性为村落先民对于艺术哲学范畴的存在状态及

思维观体现，是超越物质载体、物理空间的文化

认识观，是以审美生成为特性的艺术观照、审美

体验、科技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因此，传统村落

景观是融合科学技术、艺术审美、价值逻辑而生

成的人类艺术与生产活动，是体现时空图景与时

空场所的生息图景，体现人文精神、情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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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伦理、文化宗教等形而上意义的文化思维

观。传统村落景观的艺术审美特色既具有科学实

用、艺术科技的设计美，又具有超越苦难、表现

现实、反映社会、体现情感的艺术美。传统村落

的物理空间是艺术形态的重要体现，其文化空间

是艺术符号、文化语义、场所精神的表征。从文

化哲学的角度，传统村落是构建我国华夏民族文

化哲学的母体，其孕育生成的“文化母本”是承

托现代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传统文化价值转化、

延承人类智慧的基础与重要资源。 
从审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传统村落景观是

以村落先民按照自己的居住理想、审美理想及结

合生产资料的实际而营造的具体居住用的物理

空间与抽象的、精神的文化生息家园。历史上村

落营造的主体主要包括普通村民、乡贤乡绅。聚

落社区是人们宏大的社会生产活动的产物，实质

是以村落先民为主体而创造的审美产物，是抽象

化的艺术哲学与艺术观照的审美产物。以传统村

落的建筑景观而言，其不仅是审美生成的空间形

态与造型语符，而且是一种具有明显功能性的生

产、生活的有情空间，也是一种反映生存观念、

科技水平，顺应自然生态意识的审美映照。从建

筑演化史可知，从自然启示到模仿的穴居、巢居

到干栏式、地台式建筑的创造过程中，体现了人

类生存生息空间图景的优化，同时也物化了人类

居住理想与审美追求；从采用自然材料，转化自

然形象的艺术创作过程，再到创作性生产、艺术

性创作，包括青砖灰瓦、抬梁式、穿斗式结构为

特征的艺术生产及窨子屋、土楼、四合院等建筑

艺术形态的出现，是审美主体完成从模仿到创

作，从功能单一到功能多样化，从审美到艺术化、

精神化，从取象自然到几何形态归纳，再到艺术

尺度、比例法则应用的过程，是从生命关怀到美

好生息图景的审美价值体现。因此，传统村落建

筑景观是体现人类审美生成的居住需求、精神需

求的艺术观照景观。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艺术审

美体现在人类审美的集体意识的物化形式、经验

传承或文化基因中。艺术作为人类认识和反映社

会生活的重要手段与情感表达方式，是人类(生命

主体)审美生成的对美的理想、善的追求、真的表

达和对人类社会精神生活观照的产物。作为生命

主体的审美观照，村落景观具有形象性、审美性、

科学性、精神性的特征：形象性以生动、鲜活、

感人性为主；审美性以愉悦性、灵性、情感性为

主；科学性主要是针对居住、生产而言，村落景

观所具有的智慧性、科技性、工艺性的特性；精

神性主要体现在对生命主体及社会族群普遍的

同情性、理想性、人格性的观照上。 
 
二、朴拙顽强的生命意识及审美 

特性 
 

传统村落的审美是基于自然山川、物候地理

等气候环境、民族文化及思维方式而产生的，过

去交通不便、生产力低下、“靠天吃饭”的乡村

社会，造就了先民朴拙顽强的生活品质与生命意

识，使得传统村落呈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表征

与团结奋进的审美特性。因此，传统村落物化的

审美与内化的精神，也表现为朴拙顽强、存厚率

真的艺术特性。 
(一) 生命意识的表征及审美特性 
中国传统古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之

根，“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有生命活力的细胞”[4](5)。

古村落所承载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

与社会、政治、哲学、宗教、道德等上层意识相

融合，由表及里地焕发出传统村落顽强的生命

力。从艺术审美方法论角度来看，传统村落景观

是人们在特定思维方式、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特

定环境条件下的社会实践的产物。传统村落艺术

审美是基于物质生产、社会生产、艺术生产基础

上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及客观唯物

主义的统一。这种审美一方面受中国古代文化思

想、哲学方法的影响，是“自然之道”“人化的

自然”的体现，是阴阳相生、刚柔并济，金、木、

水、火、土相生相克的文化生态系统，是“天人

合一”“天人感应”“天地交感”“物我一体”等

相协的朴素自然思维方式的表达；另一方面受自

然地理环境、社会风俗的影响，“朴拙顽强”“存

厚率真”“生生不息”等艺术哲学观得以表达。

简而言之，基于社会实践、文化心理、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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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成的朴拙顽强的生命意识离不开自然物候、

空间环境的审美生成，离不开审美伦理与审美教

化的精神内核。如湖南省祁东县步云桥镇攸陂村

陈家祠堂刻绘出的绵延的藤蔓植物，新邵县爽溪

古村石墩上的向日葵等，均以灿烂的花朵展示出

澎湃的生命力和感性的审美属性，表达为人向

善、向美、向真的审美愿景，从而揭示艺术美、

生成人格化的审美观照。阴阳、刚柔、生机、和

合、意境等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范畴，同样

体现在村落的景观形态与空间布局及堪舆选址

中。在传统村落的审美体系中，意境主要体现在

“造境”“写境”的空间营造及庭院、园林的设

计美学上，也体现在壁画、雕刻的艺术造型上。

“生生不息”“阴阳相生”的生命力构成了传统

村落审美生成的核心思想，交织着人们对自然宇

宙活力和生命哲学意识人格化的审美共通感。 
宗白华曾提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面的

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

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

境的启示，可以有三个层次”[5](7)。在宗白华看

来，自然万象无不在生命运动中，他的美学思想

是“在宇宙生命的本体之上来建构艺术意境”。

传统村落把对生命律动的体悟融入物质表征之

中，将赋予建筑、景观、装饰等生命活力、灵魂

内核和精神理念，以抽象生成的艺术形式表现，

充满对生命体悟的艺术图式的传神表达，题材多

以人文情感、乡野情趣或历史语义生成的艺术图

景为原型。艺术审美的意象多以朴拙、浪漫、活

泼的语符而生成，多以揭示人性、生命价值等生

命伦理的审美教化为特性。 
(二) 仿生象物的审美表现形式 
传统村落在建筑形制、装饰雕刻、艺术主题

等方面，审美造型多朴实敦厚、自然简约，艺术

装饰多浪漫奇异、情趣盎然，景象主题多空旷静

远、意境深远，贯穿着“小中见大”的美学观，

在有限的结构中展现出无穷的生命图景，折射出

诗意栖居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浓缩着家园、

族群、社会、国家的历史文脉。以江南村落的装

饰木雕为例，其艺术图式与题材内容主要包括：

①承载家园栖居图景的民居景观题材，多以松、

竹、柏、芭蕉等植物营造声景、装点庭院，表达

生机；多以草屋、凉亭、屋舍等形象来表现简朴、

野趣等景象。②体现生趣雅致、意境简淡的博古

综合题材，多以鼎、盆景、文房等古董或物件的

造型，来表达雅致、耕读、高远等婉约景象，以

体现富贵喜庆、生机勃勃、古意盎然等审美观照。

③追求富贵福运、寿禄平安类题材，多以喜鹊、

鹤、红梅、莲花、如意等形象和文字来体现家庭

和睦、松鹤延年、福禄双全等美好生活。④体现

民族昂扬精神的历史戏曲人物类，如杨家将、千

里走单骑、过关斩将等，表达对民族英雄、君子、

忠良、将相的精神品质与英雄气概的敬仰。⑤彰

显繁衍生息的祥瑞动物，以龙、凤、猴等祥瑞动

物为形象，以双龙戏珠、五龙拱圣等来寓意人丁

兴旺、福星高照、繁衍生息等审美心理。⑥寓意

美满婚姻、欢乐情景的花鸟小品类主题，多以兰、

葫芦、石榴等形象，以表达欢天喜地、喜上眉梢、

榴开百子、婚姻美满等审美意象。例如湖南涟源

杨家滩刘家大院中的千工床上的花鸟雕刻，多以

构图饱满、形象生动的石榴、喜鹊、松鹤，及富

有张力的线条、极富动感的画面形象引起人们对

婚姻爱情、生命活力、美满生活图景审美情感上

的共鸣。 
传统村落景观审美体现的是生生不息、生机

勃发、生成转化的辩证过程，体现了以阳、刚、

动、生、气为审美范畴的特性过程。在湖湘传统

村落的审美特性中，以生命活力的进取与张扬来

彰显生命意义及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建筑景观飞

扬的气势、艺术形象动态的昂扬、审美意象的灵

动与奋发进取上，而且体现在民族歌舞、诗词歌

谣等风俗文化活动的艺术表现上，进而体现在村

民率真朴实、浪漫奋进的天性上，从而影响了一

代代先民的精神状态与审美情操，影响了当代诸

如毛泽东、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开国元勋的

英雄气概与革命精神。 
 
三、民族“文化母本”观的审美 

表达 
 

英国动物学家和行为生物学家道金斯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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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的基因》中提出“觅母”的范畴，他指出“除

了遗传进化以外，还有一种通过非遗传进化的途

径进行自我复制的方式，即‘觅母’”[6](146)。民

族“文化母本”观是把传统村落作为孕育生成民

族建筑、乡土文学、宗教艺术、民俗节庆等文化

艺术形式及其审美价值的母体。文化正是借助于

“觅母”才得以进行审美表达和审美传播。传统

村落审美所体现的生命活力、和美意象，构成了

审美价值的内核，其实质是追求美与善、情与理

的统一，是人之“性本论”的体现。 
(一) 审美价值的“性本论”母题 

传统村落作为孕育民族文化艺术的“母体”

形式，其“文化母本”形式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

在艺术审美形式、审美内涵中，而且体现在艺术

哲学、艺术审美“性本论”母题的阐释与形构中。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作为一个活态文化的母文

本，对湖湘‘敢为人先’‘仁厚率真’等人文精

神、文学艺术、风俗礼仪等子文本的形成、发展

与解读具有景观‘母题’意义。因其蕴含了大量

湖湘文化因子的基因，对解读文学艺术等子文本

形成的审美生成及文化成因，对湖湘村落景观文

化基因的传承与创新发展，具有寻根探源、意义

生成、阐释说明的重要作用。”[7]中国古代审美理

想之维的核心是“道”“和”“合”“仁”“美”“善”，

这些“性本论”母题及其美学的审美范畴，在传

统村落中得以全面展现，构成民族艺术的“审美

底色”。我国古代认为世界的产生是气、金、木、

水、火、土等相生相克而生成的过程，是“道”

生成的，把道作为万物蓬勃的生长、是“万事万

物的本源”，是无穷活力的本源[8](2)。因此，老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

在传统村落中得以体现。如湖湘村落景观一方面

以老庄之道传达有无、阴阳、太极、天地、乾坤、

性命等哲学范畴，体现宇宙自然造化、人类事理

变化、生息发展与流变的生活图景、艺术观照。

另一方面，以儒家之道构建仁、义、礼、智、信

等伦理良俗、社会关系、人事制度、伦理秩序等。

治经遂为儒者之也，多为学子耕读兴家，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而学，以《易经》中的《系辞传》、

《礼记》中《大学》《中庸》《论语》等为广。 

湖湘文化中以宋代周敦颐、张栻等为代表，

以“性本论”作为宇宙本体(性指人和事物所具有

的本性)。程颢曾说：“学至气质变化方是有功。

不学便老而衰。涵养到着落处，心便清明高远。”

此类“变化气质”等成为评判读书人学习的重要

方法，此类诗词歌赋多以书法形式出现在村落的

宗祠、文庙、民居等匾额、楹联、壁画、门楣、

梁柱上。位于新邵县仓场村、现有四百多年历史

的张家祠堂，其选址不仅遵循中国传统的负阴抱

阳、背山面水的堪舆观，而且把生机气息与生命

活力作为宗祠生生不息的审美意象。在石门框、

门楣、门额、方形柱础上都刻有各种生动活泼的

虫鱼鸟兽图案：诸如猿猴攀果、白兔觅食、雄狮

山中吼、花鹿几回头、猛虎穿林、蛟龙腾雾、麒

麟望月、鱼虾戏水等造型生动活泼，场景形象逼

真。而其外墙大门左右石壁上分别雕刻的“忠诚

报国”“孝友传家”，中堂屋内上方“同祖共源”

的匾额，后堂两侧墙上“忠信”“孝悌”的苍劲

大字，成为儒家齐家治国之责任要领的教化表

现。儒道等传统文化思想所体现的生命哲学、文

化精神与审美意象，其审美本质是传承生生不息

的生命审美观，心象感通的美善和谐观，以及家

国意识的审美教化观的审美价值，构成人之“性

本论”的内核。这些融合儒道思想的文化精神与

民族心理，通过互文性、空间叙事、沉浸式手法，

实现象征和意象的创构，实现物我生命的融合，

达到“人情物态化”“物态人情化”，形成对优秀

民族文化的相通共感、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7]，

对强调生命意识、体悟民族“文化母本”观的内

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现实意义。 
(二) 文化精神的物化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

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9]。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要把握中华美学精神内

核，体悟独特的审美价值理念，力争追求真善美

的高度融合。传统村落作为孕育中华民族审美文

化“母体”的重要形式，蕴含丰富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思想，其“文化母本”的精神物化表达体

现在村落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筑形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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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民俗生活、家风家训等方面，蕴含着中国

人的造物智慧和美学价值，能够赋予中国传统文

化“从实求真”“美善相济”“存厚率真”的审美

意蕴。 
人所共知，美善相乐，是中国古典美学思想

的一大传统。“道”被视为最高层次的“真”和

“善”，同样也被视为最高层次的“美”。“以道

为美”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思想中关于审美价值

限定的一种形态[10](35)。儒家的文化内涵以道德寄

托和表现为主，强调一种“善”的思想观念，以

道德教化为主旨，认为“仁”“义”“礼”“智”“信”

的表征形式就是“善”的，“善者，美之实也”[11](65)。

沅陵县明中村夏家组民居的门楣上刻有“东鲁

礼宗”四个大字，显然是受到儒家礼制文化的

熏染。儒家伦理思想在传统村落中体现在耕读

兴家、文人礼俗、伦理教化等方面，以显性文化

出现，达到“正人心”“知乎礼仪”的目的，常

通过空间体量、形制开间、材质工艺、雕刻、美

术、诗词楹联、家训族谱等主旨加以体现，以

审美伦理、审美教化为突出特性。“礼之于正国

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

于方圆也。”[12]“礼”作为古典文化思想中的行

为约束条例和道德规范制度，逐渐在人们心中根

深蒂固。“定尊卑、辨上下”是维持社会稳定的

必要前提[13](157)。山西古民居代表——乔家大院，

被称为“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原

名“在中堂”，展现儒家文化“不偏不倚，两执

中庸”的思想：乔家大院每个院落均有正偏院，

正院房屋比侧院高，彰显“尊卑有序、长幼有别”

的家庭伦理观念，院落整体布局和谐不张扬，建

筑呈平面铺开，气势恢宏，体现儒家“中庸”与

“和合”思想。“礼之现法，法以为器(物)”，传

统村落自古以来形成的“礼”“法”，通过人们的

观念映射，已经融入村落物象表征之中[14]。传统

村落现存最直观的教化景观当属楹联壁画。湖

南省洞口县伏龙洲萧氏宗祠室内挂有“高风、

亮节、率祖、敬宗、崇文尚武、厚德载物、德

耀祖先”等教化意义的匾额、壁画题字共有 48
幅；中国古楹联第一村浪石村户门口多镌刻令

人斗志昂扬或咏物抒情的阴刻楹联，分为励志

类、抒情类、教育类，有“齐家治国平天下、

尽孝竭忠处世间”“乐山乐水新院落，半耕半读

旧生涯”“廉泉让水高入宅，种柳栽桃学士门”

“俭让是宝”等楹联共 40 余幅。 
道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

传统美学的生成占有一席之地。道家讲究太和、

至和，强调和谐作为宇宙大化生命精神的体现。

老子重视生命意识传统，要求顺应自然、顺情适

性，讲究人与自然的契合，强调无为而不为。在

传统村落中，建筑形态、空间布局、结构工艺、

造型法则多以道家文化精神为体现，以阴阳相

生、道法自然、九仪卦象、乾坤方位等生成精

要为主旨。“天地万物之根本，天地为太极所

造”，代表天地一体、平安清吉、造化阴阳、富

贵绵长[15](121)。桂阳县阳山村、腊园村等传统村

落仍保留刻有阴阳八卦和太极图的门簪，反映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

理论思想。 
“心如莲花”“诸华之中，莲花最胜”[16](62)，

佛学推崇“心性学说”。“看取莲花净，方知不染

心”，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高洁素淡的“观物取

象”观念与佛教所倡导的在世间求涅槃重生、在

俗中悟超凡脱俗之美颇为相似[10](269)。传统村落

中莲花形象多在建筑构件、门窗雕花、雕刻石碑、

门额题字中，到处可见盛开的莲花。如永州楼田

村的传统建筑中仍保留有不同时期的莲花覆莲

盆基座，简约却不俗，是佛学和理学文化的物化

表征形式。佛学以生死因果轮回、超度苦难，“度

一切苦厄”，以安慰人世苦难、慰藉人的情感。

另外，道家、佛学还体现在宗教、信仰、巫术、

人性审视等方面，物化在选址择日、算天命、占

生死(占筮)、预测发达、求风水、超度亡灵等社

会生产、民俗生活中。 
(三) 造物智慧的资源价值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传承优秀造物文

化，从中挖掘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美

学价值，应当遵循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审美情

趣、科学技术，从思维、技术、工艺、设计法则

等视角反映当代人的美学思想和设计智慧。传统

村落中折射出的造物智慧，体现在村落选址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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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布局、建筑构造的结构体系、空间的组合与工

艺、居住功能的设计优化与排水管网体系的合理

设计中，同时也体现在家具陈设的材质色彩、髹

漆工艺、审美装饰的应用上，体现在艺术法则、

艺术科技、手工艺生产工具的发现、生产应用上。

传统村落中的宗祠、四合院、民居、石塔、凉亭、

廊桥等都是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体现，是逻辑的理

性思维的表达。因此，现存的建筑、老屋、人文

景观不仅是乡土艺术遗产资源的体现，更是社会

科技、设计美学、理性逻辑的表达。 

 

四、家国图景的精神根基 

 
梁漱溟先生早年谈到“乡村建设，实非建设

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17](1)，其理

念对当下乡村振兴、构建家国共同体等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传统村落对于家园文化、家国图景

的熏陶教化，是从家规、族谱、宗祠等角度进

行培育，通过楹联、村规民约等乡村文化景观来

表达，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体

现，是村民一致性或共识性的集体身份认同的表

现[18]。 
(一)“家园意识”的精神归属 

“家园意识”渊源于人类产生之初，并从

始至终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意识当中。“家

园”不仅仅是指家乡、故乡，更是代表一种“情

感愿景”，一种精神的归属、慰藉和寄托，为当

今社会家园的重建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将村

落、文化、家园三者共通、共融、共存，要求

我们以文化自觉认识传统村落文化的价值意

义，以文化自信来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

慧要义[19](801−802)，培育家国情怀、民族情感、铸

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家园根基。 
传统村落从物质属性上来看是由血缘关系、

宗族文化、民风习俗等构成的一个“家国同构”

的精神社区，是生息图景的反映，是先民安身立

命、停驻生命“此在”意义生成的时空存在，是

生命活力历时性的绵延，是基于人们的居住功能

的需求而表征的栖身之所和心灵家园。其精神实

质，是作为历代生命体“此在”生命活动、生存

形式及社会发展状态的彼时存在过程的展现，是

表征生命存在的栖身场所，是安顿生命、安放人

类灵魂的精神场所，是艺术发生的在场体现，是

“构成对本真存在的直接体验”[20](74)。“家园意

识”的精神归属集中表现在“家族、宗族与家国”

为主位的主体意识，体现在传统村落中的建筑文

化、宗族文化、民俗文化等乡土文化艺术遗产。

例如城步县易家村惜字塔与惜字文化、洞口县的

宗祠文化、隆回县的滩头年画等，这些乡土文化

遗产蕴含着人们共创家园共同体的智慧与技术，

更是构成了一方百姓的精神寄托，彰显浓烈的家

国意识，具有对村民的教育与教化功能[21]。 
从“家国同构”的传统文化中，传统村落是

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的“宗族共同体”，是

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精神家园，

是建立在国家话语及文化在场的审美表达。国家

在场的审美表达体现在“家园共栖、家国同构”

的审美教化中，体现在“耕读兴家”的文化教育

机制中，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楹联警句中，

体现在以中为美的空间秩序观中。如湘西辰溪县

五宝田村的祖屋是村落建筑的中心，建筑风貌遵

循“东西南北中，以中为美”的空间法则，同时

以耕读所作为重要的主体建筑，强调“耕读兴家”

理念，体现族群和家国的和谐建设与伦理秩序，

以耕读“躬身、此在”形式而达修身、齐家、治

国之径。 
(二) 培育诚信、和睦、团结的家园精神底色 
“中国社会具有乡土性”[22](1)，这种乡土性

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制度、秩序、变迁等各

个方面，反哺至传统村落的社会人文环境、传统

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

地缘等。传统村落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

组成的社会群体，是由共同的民风民俗、信仰文

化、乡贤教化、道德伦理等组成的“精神社区”，

是村民的“精神归属”。“家园意识”是内化于村

落先民的文化基因，因为“家园”与人的生命生

存息息相关，是维系情感的“精神底色”，是培

育诚信、和睦家园文化的共栖地。 
家是社会组织中的最小单元，是“家国同构”

的立身之托、立志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

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精神内核，同时也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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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价值缩影”。兰陵萧氏族谱中的《萧氏家

训》提到“孝敬父母、报效祖国、立志图强、修

身养德、居家处事、勤学苦练、交谊爱情、居安

思危”，《萧氏金言八字》中的“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均体现萧氏族人的仁义忠厚、

孝顺父母、诚信友爱的优秀品质，是当代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精神根基。传统村落是标识

人类居住生活、社会实践、审美活动、历史事件

发生的时空物象体，更是凝集彼时发生的即时定

格与在场演绎过程的现象体，若凝视其上的生活

烙印、文化痕迹、工艺材质、景观记忆的镜像图

景与家谱文献，也能定格出生活“此在”中一个

个生命现象，还原出一个个鲜活的事件。 
我国传统村落多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

的宗族共同体，宗族观念鲜明，宗祠、戏台、风

雨楼、钟鼓楼等多为乡村社区的聚集点。在血缘

村落中，建筑多围绕宗祠祖屋进行营造。村落建

筑是反映村落先民“此在”过程的物质主体，正

是这些无声的建筑主体成了一代代人的生命精

神庇护所，成了无数个养育生命的精神家园与反

映生息图景的有情场所。宗祠、祖屋、文庙、土

地庙等公共建筑作为精神信仰、耕读、明德立志

的教化场所，起着凝聚人心的教化作用。湖南省

永州市道县清塘镇的楼田村的周敦颐故居中，屋

内悬挂的《濂溪公家训》十分醒目，传承着爱莲

家风的重要内容。辰溪县五宝田村耕读所，在整

个村落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前后门楣分别悬

挂“源源而来”“三余余三”的匾额：“源源而来”

意指教育萧氏后人要奋发学习，珍惜时光，活学

活用；“三余余三”是取“冬者岁之余、夜者日

之余、雨者晴之余”和“三年之耕而余一年之食、

九年之耕而余三年之食”之意，体现萧氏祖辈耕

读兴家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无论哪种建筑景

观形式，都是具有彼时“此在”意义的居民苦其

心志、毕其精力而从事的最重要、最艰辛的实践

工程。除国家敕建的寺院、牌坊等在经费有一定

的保障外，其他建筑的修筑过程大多是举家庭、

家族之财力、劳心劳力之作，宗祠、牌坊、寺庙

有时是举宗族、村落，甚至包括社会之力而进行

的社会实践活动。不管在过去还是在现在，修建

的每一栋建筑都是人们寄予喜悦与审美心理的

生产活动，甚至有些建筑的建造过程更是一代人

为之倾力的重大生产活动。这种团结、和睦的集

体无意识的价值观，彰显的是现实社会“和”“合”

的精神理念，是培育现代家园共栖地的精神根

基。将家国文化融入现代社区文明建设中，发扬

团结、合作精神，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建立团结互助的邻里关系、引领乡村文明建设，

培育诚信、和睦、团结的社区文化具有重要的道

德教化功能和审美伦理价值。 
 

五、结语 
 

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不仅体现其作为诗意

乡土、田园栖居及烟火气息等审美意象与文学场

景等审美原型的表达上，而且体现在我国民居、

宗祠、学校、风雨桥、钟鼓楼等民族特色的艺术

多样性及建筑实践的审美应用上；不仅体现在我

国不同民族生产生活样态及其各类实用器具形

式的审美经验与造物智慧中，而且体现在乡土民

俗风情、节庆事相、历史场景、旷野景观等生息

图景空间的传承与建构中，同时体现在对比统

一、均衡和谐等乡土艺术法则，以及宁静、荒野、

乡愁等审美意境营造的设计实践指导中。为实现

现代乡村业兴村强、民富人和、美丽宜居、稳定

繁荣的美好生息图景，构建人心凝聚、文化认同、

和谐奋进的精神家园，充分发挥传统村落的审美

价值是题中之义。首先，要处理好人居环境与生

态关系、产业发展与乡村韧性、和美社区与社会

治理、文化价值与审美评估的协同等发展问题，

应从传统村落法天则地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方法

出发，遵循乡村审美的生成特性，把乡村建设发

展作为一个艺术审美、文化生成的过程，作为一

个体现生命意义的审美观照过程；其次，要发挥

朴拙顽强的生命意识及审美特性，以汲取其生生

不息的精神价值，应遵照乡村地理环境物候，注

重生态伦理、发展韧性而适度发展；再次，要立

足民族文化母本观的审美视角，传承保护优秀民

族文化类型，发挥乡土艺术遗产资源价值，在传

承乡村建筑形制、民族艺术及家居陈设等审美特

性方面，发挥乡村审美功能与精神价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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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村落文化的生态伦理、宗教信仰、艺术审美、

造物智慧；最后，立足家国民族共同体发展图景，

传承“家国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具有

现代文化精神场所、具有历史文化记忆、具有现

代生息图景的和美乡村。 

 
参考文献： 
 
[1] 叶朗. 观·物: 哲学与艺术中的视觉问题[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2] 邱峰. 乡土景观基因: 以浙江廿八都为例[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 
[3] 谢旭斌. 新农村建设中湖南乡村文化景观艺术的表征

与保护[J]. 艺术评论, 2011(7): 144−147. 
[4] 刘沛林. 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空间[M]. 上海: 上海三

联书店, 1997. 
[5]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6] 朱志荣. 中国审美理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谢旭斌. 湖湘传统村落景观的互文性解读[J]. 中南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23(2): 182−187. 
[8] 陈鼓应. 老庄新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9] 中国作家网.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 [EB/OL]. (2021−07−01) [2023−11−10]. https://www. 
chinawriter.com.cn/n1/2021/0701/c419351-32145623.html. 

[10] 祁志祥. 中华传统美学精神[M]. 上海: 上海出版社, 

2018. 
[1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 卷二[M]. 浙江: 浙江

大学出版社, 2012. 
[12] 郑玄, 孔颖达, 吕友仁. 礼记正义[M].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8. 
[13] 杨国荣. 善的历程: 儒家价值体系研究[M]. 上海: 上

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4] 胡彬彬, 王安安. 传统村落人文物象体现的造物文化

思想解读[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9(4): 
121−126. 

[15] 肖自力. 古村风韵——张谷英大屋漫步[M]. 长沙: 湖
南文艺出版社, 1997. 

[16] 鸠摩罗什, 李海波. 妙法莲华经[M]. 河南: 中州古籍

出版社, 2017. 
[17]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8] 方李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从共享的审

美经验到共创的心态秩序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 
2022−12−09(12). 

[19] 胡彬彬. 中国村落史[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2. 
[20] 君特·菲加尔. 海德格尔[M]. 鲁路, 洪佩郁,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1] 谢旭斌, 李雪娇. 湖湘村落家园共同体意识在现代乡

村社区中的培育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6(6): 32−39. 

[2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1985.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XIE Xubin, CHEN Xi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Ar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carriers embodying the picture of home and 
aesthetic value of art, carrying the aesthetic vis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y are the cultural "mother" 
that nurture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national spirit, and aesthetic ideals, and represent the landscape 
scrolls of eco-ethics, home picture, and artistic illumination and other spiritual value patterns. This paper 
takes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Hunan region as the main object of research, discloses the materialized 
representation form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path of aesthetic value, and then refracts the commonality of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research find that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take 
meeting the survival of the living as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the vision of life value vitality, the form of 
the production settlements, and illumination of artistic aesthetics as the main features, and the agricultural 
handicraft civilization, 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the home community and the ecological picture of the 
habitat a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Drawing on the aesthetic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nd beautiful villages.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habitat scene; aesthe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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